
今夜相约李清照
文/夏爱华

一代词人李清照 ，16岁 时写
下 《点绛唇》：“蹴罢秋千 ，起来慵

整纤纤手 。露浓花瘦 ，薄汗轻衣

透 。见有人来 ，袜刬金钗溜。”夏
日 清晨 ，花园 内露水正浓 ，花儿
不 多 ，枝叶葱葱郁郁 。妙龄 少
女 尽 兴 地 荡 了 秋 千 ，轻 衫 湿
透 ，颇有 倦意 。一眼望见 园 中
有人来 ，便含羞逃跑 。脚步轻
盈 ，笑靥如花 。

彼时的李清照 ，颇有惜花之
心 ，看 这 首 轻 快 优 美 的 《如 梦
令》：“昨夜雨疏风骤 ，浓睡不消
残酒 。试 问卷帘人 ，却道海棠依

旧 。知否 ？知否 ？应是绿肥红
瘦。”说到生活悠 闲 、风雅 ，来看

这首《如梦令》，就知她为何黄 昏
迷路 ：“常记溪亭 日 暮 ，沈醉不知
归路。兴尽晚回舟 ，误入藕花深

处 。争 渡 ，争 渡 ，惊 起 一 滩 鸥
鹭。”夏季傍晚 ，饮酒亭上 。乘船
返 回 ，天色 已 晚 ，迷失 归 途 。回
家 心 切 ，急急争渡 ，惊起一滩水
鸟 ，翻卷浪花重重 。

爱情是女性人 生永恒 的 主
题 。且 看 李清 照 的 《一 剪 梅》：
“ 红藕香残玉簟秋 。轻解罗 裳 ，

独 上 兰 舟 。云 中 谁 寄 锦 书 来 ？

雁字回 时 ，月 满西楼 。花 自 飘零
水 自 流 。一种相思 ，两处 闲 愁 。

此情无计可消 除 ，才下眉 头 ，却

上心头。”此时的李清照 ，时值新
婚不 久 。夏末秋初 ，因 为 战乱 ，
与 夫君赵明 诚无奈分离 。音信

皆无 ，相思情重 ，心 生惆怅 。至
此 ，李清照的人生就江河 日 下 。

喜欢这首 《醉花阴》：“薄 雾

浓 云愁 永 昼 ，瑞 脑 消 金 兽 。佳
节又重 阳 ，玉枕纱厨 ，半夜凉初
透 。东 篱 把 酒 黄 昏 后 ，有 暗 香
盈袖 。莫道不 消 魂 ，帘卷西风 ，
人 比黄花瘦。”据说李清 照将这

首写于重 阳表达思念之情 的 词

寄 给 在 外 做 官 的 丈 夫 赵 明 诚

后 ，赵 明 诚 赞 赏 不 已 。自 愧 写
词 不 如 她 ，却 又 想 要 胜 过 她 。

于是 闭 门 谢客 ，苦思 冥想 ，三天

三夜 的 时 间 ，作词 五十首 ，并将
李 清 照 的 这 首 词 夹 杂 其 中 ，请
友 人 陆 德 夫 评 论 。陆 品 味 后

说 ，只 三 句 绝 佳——莫 道 不 消
魂 ，帘卷西风 ，人 比 黄花瘦 。此
事传开 ，便成 了 佳话 。

南 渡 之 后 苦 闷 孤 寂 ，无 可
寄 托 。国 破 夫 亡 ，只 遗 记 忆 。

一首 《声 声慢》，读来令人落泪 ：

“ 寻 寻 觅 觅 ，冷冷清 清 ，凄 凄 惨

惨戚戚……”纵如此吧 ，凄凉人

世 中 苦捱 黄 昏 的 李 清 照 ，也 自
有 一种寂寞 中 的美丽 。

喜欢李清 照 ，读着她 的词 ，
便 知 晓 她 的 人 生 。曾 有 过 青

春 ，有过欢乐 ，有过无忧无虑的
美 好 时 光 ，有 过 温 暖 人 心 的 爱

情 。但 最 终 却 如 空 谷 幽 兰 ，寂

寂凋零 。但好在 有 这 些 至美好

词 ，人 间 绝唱 ，让我能够穿越岁
月 的 长河 ，与 她 的 灵魂相逢 ，这
也 应 该 说 是 她 的 一 种收 获 吧 。

斯人 已去 ，然香魂悠悠 ，芬 芳 依
旧 。李 清 照 就 这 样 独 舞 于 月

下 ，轻舒广袖 ，轻吟低唱 。却让
今 夜 有 缘 与 她 相 逢 的 我 ，读 至

动情处 ，潸然已泪下 ！

牧　柳影　摄

好烟总让人眼馋
文/阎 冬

抽烟的人没出息 ，看见好烟就

如好色之徒看见了美女 ，心猿意马
的 ，既激动又贪婪 ，大有相见恨晚 ，
非抽不可之势 。

记得西汉高速 刚 通车的第二

年夏天 ，我去汉中洋县的405厂采
访 ，厂工会的同志千叮咛万叮嘱 ，在
洋县出 口下高速后 向 回走 ，走到第

三个路口右拐后十几分钟就到了 。

人一到陌生的地方特别谨慎 ，

我们 刚 下高速就 四 处找人 问 路 。

当 时正值中午 ，太阳照得柏油马路
像稀泥 一样 ，热得连 一个人影也
没有 。好不容 易 看见一个在路边

晒粮食 的老帅哥 ，

司 机 急 忙 打 开 窗

玻璃 问 ：“老兄 ，到

405厂咋走？”对方

连头都没抬 ，顺手
指 了 指 前 方 。一

脚油 门 ，“嗖 ”一下

子 ，跑过 30多公里 ，觉得不对劲 ，
返身回来 ，指路的那位老兄已坐在
树荫底下悠 闲地抽着烟 。我赶紧

下车 ，给他发 了 一根 “好猫”，他在
鼻子底下 闻 闻 ：“是好烟 ，刚 发好

猫 ，你们早都到了 ！”

“ 好烟总让人眼馋 ”这句话是

我的一位烟友说的 。抽 了 十几年

的烟 ，与烟之间发生的精彩故事多
得数不清 ，真正算起来 ，都是些鸡
毛蒜皮的小事 ，但有 一件事 ，我至
今难忘 。上个世纪 90年代 中 期 ，
我还在西安东郊一家军工企业从

事火工品的装配工作 ，那份既危险

又脏累 的工作其实我干得很认真 ，
上班第二年就成为全厂的优秀 团

员 ，第二年获得全厂优秀宣传工作
者称号 ，第三年适逢厂里进行大刀
阔斧的改革 ，让人仰慕已久的厂党
政机关进行要在全厂范围 内公开

招聘 。如此公开 、透明 、大范围 的

招聘活动 ，在我们这个近万人的大
型国有企业是建厂以来的首次 ，省
内几家报纸对此事都做了 正面报

道 。通过笔试 、面试和现场采访 ，

我从近几十名应聘者中杀出重围 ，
成为厂报招聘的 两名编辑记者 中

幸运的一名 。在厂党委发来调令 、

工友们为我祝贺 的时候 ，一个意想

不到 的难题 出 现 了——车 间不放
人 ！

火工品生产属于高危行业 ，以
往的安全事故告诫我们 ：轻者炸断

手指 ，重者炸残胳膊 ，甚至付 出 生
命的代价。尽管这样的事故 ，是十
年遇不到 一次 ；尽管我们分厂 、车

间的工资比较高 ，但好多人都千方
百计调到机加 、工具车间或者后勤

单位 。留 不住人是分厂车 间领导

最头痛的事 ，厂里不得不形成了这

样一条死规定 ：从火工品生产线上

调人 ，必须经过车间同意 。

一个月 时间过去了 ，我找车间

主 任 不 下 十 几 次 ，他 就 是 不 放

人 。宣 传 部 给 我 发 出 了 最 后 通

牒 ：一个星期 内 不 到厂报报到 ，
我们就从其他应聘者 中 再选 。我

急得都想拔根头发吊死算了 ，几位
文友给我出 了个主意 ，我拿出一个
月 的工资买了 一条“红好猫”，去给
主任送礼 。他不接烟 ，也不理我 。无

法 ，每天下班后 ，我吃过饭 ，装着主
任不要的 “好猫”准时到他家报到 ，
看 着 他 家 的 电 视 ，抽 着 我 的 “好

猫”，跟他谈论着国
家 大事 ，只 字 不 提

调动之事 。

一 个 星 期 没

出 ，主 任 在调 令 上
签 字 了 ，我 当 时激
动得把剩下的几包

“ 好猫”与几个文友吃了个精光 。

“ 好烟就如好文章 ，要懂得与

朋友分享。”近几年 ，我给某企业写
了 几篇稿子 ，又策划过一些活动 ，
他们很重情谊 ，隔上一 两个月 ，便
会递过来 一盒包装精美 的好烟 。

第 一次 ，我把烟从收发室拿 回来 ，
当 着烟友的面打开 ，一人一支 ，大

家吞云吐雾地品着 ，异 口 同声说 ：
“ 好 、好烟 ！”抽完一根 ，再续上 ，津
津乐道着不愿离去。后来 ，烟都不
是我而是烟友拿回来的 。因为好
烟总让人眼馋 ！

乡村仲夏夜
文/雨 林

太 阳 刚 刚 隐入 山谷 ，刺眼的

光柔和 了 许多 ，热度却没减少几

分。滚烫的大地宛如一 口 巨大的
平底锅 ，烙干了小溪里的水 ，露出
了浅浅的河床。叶儿草儿都垂下
了脑袋 ，泛着灰蒙蒙的光 ，竹林里
的知了长一声短一声地哀叹“热死

了……热死了”，忽而又齐声嘶叫
起来 ，炸得人全身起了痱子 ，越发
烦躁。狗躲在堂屋的阴凉处 ，伸着
长舌头直喘粗气。男人们还在田

里劳作 ，光着膀子 ，晒得黝黑的手
臂粗壮有力 ，密集的汗珠顺着头发
划过胸膛滴落在水田 ，水面便浮起
一层碎碎的油花 ，五颜六色的 ，煞
是有趣。女人们开始拾掇菜园了 ，

一担粪一担水地泼洒 ，园子里响起
了大口大口的吮吸声 ，蔬菜们欢喜
地舒展着叶片 ，挺起了茎杆 ，枝头
缀满了红的辣椒 ，紫的茄子 ，淡绿
的豆角……“庄稼一枝花 ，全靠肥

当家”。土地是不会糊弄人的 ，农

人像对待 自 己的孩子一样精心伺

弄着土地。

夜幕渐沉 ，女人浇完最后一
块菜地 ，刚 进家 门 ，就听见猪拱

着 圈 门 嗷嗷地 叫 起来 。女人赶

紧抓起几大把菜叶放进猪 圈 中 ，

猪卷 着 小 尾 巴 吧 唧吧唧地吃着

食。放下菜篮 ，女人一边端 出 一
盆谷子洒落在院子前的空地上 ，

一边拖着奇怪的腔调呼唤着鸡群

的 归来 。很快 ，一 只公

鸡带领着一群母鸡寻声

而来 ，颠颠地扑 向 女人
的 身边 ，空地上响起 了
鸡喙划过地面有节奏的

啄食声。袅袅的炊烟从

各家 的屋顶升起来 了 ，
起初浓得像乌云 ，一 团

团地涌出来 ，夹杂着点点的火星 ，
而后淡得像薄雾 ，消失在无边的
暮色 中 。这时 ，灶膛里 已经没有
了 明火 ，只留下烧红的火炭 ，菜已
熟 ，饭渐香 。男 人抬头看看 自 家
的屋顶 ，就晓得晚饭的辰光是否

到了 。三三两两扛着锄头走在回

家的小路上 ，相互打着招呼 ，交谈

着庄稼的长势 、或是递过一根卷

烟 ，美美地吸着 ，解解一身的乏 。
不知何时 ，暑热散去了 ，星星

出齐了 ，月 亮升起来了 ，柔和的月
色洒满了大地。男人挑来一担清

凉的井水 ，先擦洗身子 ，再泼向 院
子里 的水泥地 ，刺啦刺啦的响声
后 ，水被地面完全吸收了 ，只留下

浅浅的水渍和淡淡的凉意。一张

长条凉凳放在了 院中 ，摆着辣椒 、

白 菜 、茄子等家常小菜 ，偶尔还有
一大碗嫩汪汪的炖鸡蛋 ，那是给
孩子们准备的 。男人一边呷着小

酒 ，一边呼哧呼哧地扒拉下两碗

米饭 。酒是打来的散酒 ，价钱不

贵 ，度数却不低 ，淘气的娃娃吵吵

着要尝尝酒味 ，男 人便用筷子头

沾 了 一点让孩子砸吧 ，辣得娃哇

哇直叫 。女人赶紧给孩子舀来一

碗浓浓的米汤解辣 ，一边嗔怪起
男人的促狭 。

收拾好活计 ，女人带着孩子

躺在 了 宽大的凉凳上 ，男 人摇着
蒲扇 靠在躺椅上 ，这是一天中最

惬意的时光 。一阵晚

风 吹过 ，竹 叶沙啦啦
地响起了 夏夜的主旋

律 。稻 田 里的青蛙不

甘 示 弱 ，呱呱地高 唱

起来 ，音色纯正 ，中气
十足 ，是 一 群优秀 的

男 高 音 ，蛐蛐们 则 轻

轻地应和着 ，轻盈灵动 。院 门前
的南瓜藤上 ，萤火虫飞舞着 ，闪烁
着绿色的小萤光。孩子便快乐地

拍着手儿唱起了歌谣：“萤火虫挂

灯笼 ，飞到西来飞到东 ，晚上飞到
家门 口 ，宝宝回家它来送。”

明月 已至中天 ，星星眨 巴着
眼 ，在漆黑的夜空排列成各种奇

怪的图形。父亲就给孩子讲嫦娥

奔月 、吴刚伐树 ；讲牛郎挑着担子

和织女在天河相会……高深莫测

的夜空竟是个神话的世界 ，那些
神仙似乎从天上走 向 了人间 。女

人的兴致也来 了 ，一边用 蒲扇 拍

走嗡嗡叫 的蚊子 ，一边用甜甜的

嗓音深情地吟唱 ，轻轻的 ，像三月
的和风 ，小院立 即飘满那芳香的
音韵：“小老 鼠 ，上灯台 ，偷油吃 ，
下不来 ，喵喵喵 ，猫来 了 ，叽里咕
噜滚下来。”在女人轻柔 的 声 音

中 ，娃娃的眼皮沉了 ，渐渐地进入

了梦乡 。男人手中的蒲扇不知何

时掉在 了 地上 ，嘴角 边流下一丝
银亮的 口水。女人将孩子往凉凳

中 间搂 了 搂 ，在男人 时断时续的
鼾声中放心地睡着了 。

月 光 如 水 ，浸 润 着 小 院 中

的 一 家 人 。不 经 意 间 ，空 气 中
开 始 弥 漫 着 露 水 的 气 息 ，沾 湿
了 夜的 呼吸 ，青蛙睡 了 ，蛐蛐睡
了 ，稻 田 睡 了 ，竹 林 也 睡 了 ，一
切都睡 了 ……

竹影清风绿意浓
文/于子锋

在 自 然界的植物中 ，我最喜爱竹。因为它不
仅质坚潇洒俏 丽 ，而 且春夏秋冬总是绿意盎然 。
还有着凌霜傲雪不 凋铁骨铮铮 、高 昂 的气节 与

品行 。

竹 ，扎根贫瘠 的土壤 ，不需要施肥浇水便破
土而 出 ，胸藏凌云之志 ，积极 向 上 ，坚韧不拔 ，在

风雨 中孕育 ，在雷鸣 中茁壮成长 ，永不停息攀登
的步伐 ，人称“雨后春笋 ”万木丛中独具特色 。

竹 ，不 仅 可 供观 赏 ，而 且 有 颇 大 的 经 济 价
值 ，竹笋可 以食用 ，竹筏可 以载人 ，竹薪可 以烧
火 ，竹竿可 以加工成纸张 ，竹叶可 以入药 。由 此
可见 ，竹子的用 处有 多大 ，这也 是我喜欢竹的根
本原因之一 。

竹与松 、梅并称为 “岁寒三友”。竹与梅 、兰 、

菊并称为“四君子”。

我们中华 民族为世界用竹最早的民族。汉字

中成百上千个带“竹 ”字头的汉字 ，颇可以说早在

创造文字之时 ，我们的祖先或许到处见竹 、爱竹 、
用竹 ，竹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，有不解之缘 。

古往今来 。不 少文人雅士都与 竹有 一段渊

源 。魏晋的嵇康 、阮籍等 “竹林七贤 ”因不满当 时

的时政 ，以游竹林之快 ，鄙视当政的腐败。唐代的
大诗人李 白 、孔巢父等六人在泰安的竹溪结社 ，号
“ 竹溪六逸”，王维在辋川别墅有竹有馆 ，终 日 陶醉
于竹林之中 。苏东坡对竹更是情有独钟 ，写下了 ：

“可使食无肉 ，不可使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 ，无竹令
人俗”。并对竹的贡献也颇有感慨：“庀者竹瓦 ，载

者竹筏 ，书者竹纸 ，戴者竹冠 ，衣者竹皮 ，履者竹鞋 ，
食者竹笋 ，串者竹薪 ，真可谓不可一 日无此君。”

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爱竹 、画竹 、咏竹

世代相传 。白 居易还写过一首“画竹歌”，赞美当
时画竹大家萧悦画的竹子 ，“举头忽看不似画 ，低
耳静听凝有声”。画史上被称为画竹祖师爷的文

同主张画家画竹必先得成竹在胸 ，为此 ，引发“胸
有成竹”的成语。

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对竹都有很好的赞誉 ，

杜甫在《严郑公宅同咏竹》中 “雨洗娟娟净 ，风吹细

细香”，说竹在风中显得天籁 自 成 ，韵味无穷。所
以 ，从古至今 ，人们都爱竹 、赏竹 、赞美竹 ，将竹当
做坚贞 、高雅 、气节的象征 。他的 “嗜酒爱风竹”、

“ 干生栖息地 ，必钟数杆竹 ”等流传千古。唐代的
张九龄的《和黄门卢侍御咏竹》：色无玄月 变 ，声有

惠风吹 。高节人相重 ，虚心世所知。白 居易的“不

用裁为呜风管 ，不须截作钓鱼竿。千花百草凋零

后 ，留 向纷纷雪里看。”写出 了竹的淡泊清高 ，朴素
虚心 、坚定顽强 、凌云奋发的 品性。竹 ，在诸多画

家诗人 的笔下 ，已成
为 我 国 人 民 的 民 族

精 神 及 崇 高 气 节 的

形象表现 。

每 当 漫 步 在 竹

林 ，清 风 吹 来 时 ，那

些婆挲的竹影 ，摇缀

着 昂 扬 的 情 感 与 青

春 的 绿 意 ，与 竹 相

伴 ，与 竹 为 邻 ，是 我
内 心 深 处 永 恒 的 向

往 。坚 贞 不屈 ，永葆
青春的绿竹 ，我对你
衷情到永远 。

我 的 童 年
文/董 昱

童年 ，应该是稚嫩淳朴 ，无忧无虑 ，是
一生成长中最快乐的天堂 。然而 ，我每每看

着孩子越来越沉的书包 ，每天放学回家后不

歇息地写作业 ，星期天排得满满的各种兴趣

班课表以及越来越寡言的表情 ，常常陷入到

深深的矛盾和对童年的美好回忆中 。

我的童年 ，虽然家里贫穷 ，但从无竞赛考
试之烦恼 ，无兴趣班之奔波。下午放学回家 ，
我们三五成群提着竹篮去 田野打猪草 、做游

戏 ，晚上回家一个个都像泥母猪似的 ，全身脏
兮兮。那种心情 ，只是一个“好”。

贪吃是那个年代孩子们的 “通病”。那

时的农村钱难挣 ，家里极少给孩子买好吃
的 。但是 ，上学放学 ，集体出游 ，举手投足 ，
俯腰攀高 ，我们都能找到填嘴的好东西 。

当春节拜年积攒下来的好东西慢慢消

灭殆尽 ，我们的眼睛开始盯住院村 口 池塘

旁 的 几十棵榆树 。当 春风 吹来第 一 缕绿

色 ，榆钱就一 串 串 地缀满 了 枝头 ，层层叠
叠 ，泼泼洒洒 ，颇有几分豪气。我们七八个
人分工合作 ，有人洗净刚采下来的榆钱 ，其
他人分别从 自 己家 中 “偷 ”来糖 、盐 、酱油 、

香醋 、辣椒油等佐料 ，还有人从 自 家菜园子
里掐来葱花 、香菜等 ，搅拌后盆里的小手此

起彼伏 ，直接一小撮一小撮地塞进嘴里 ，五

味杂陈 ，十分过瘾 。夏天 ，桑葚肯定是少不

了 的 ，首选的桑葚是全黑的 ，水灵得可以流
出 水来 ；然 后 是 间 红 间 黑 的 ，半 红 的 、绿
色 的就 留 下活 口 以 后 再摘 。我们每次 小

心 吃 完 后 都 洗 净 嘴 巴 ，如 果 衣 服 上 留 有

痕迹 回 家定会被大人 责 罚 。最喜欢 的是

酷 暑 陪 父 母 去 苹 果 幼 园 ，因 为 苹 果 园 里

间 种 了 香瓜 、甜瓜 、西瓜 。为 了 收住我们

的 心 ，父 母总是先找一 个熟瓜 ，拳头捶 一
下 ，先把瓤丝塞进我们 的嘴里 ，一股甜流
源 源 不 断 通 过 舌 头 直 达 喉 咙 ，尽 管 太 阳

曝晒 ，我们却十分情愿 。
秋 天 的 田 野 里 遍 布 了 我 们 的 足 迹 。

玉米棒子 、苹果 、萝 卜 、红薯 ，一直是换来
吃去 的 美食 。最喜欢烧饭 时在锅膛 的草

木灰 中 埋几 个 红 薯 ，或 者 在 火钳 上 搁 一

个玉米棒子 ，边烧火边烤 ；等到饭菜烧好
了 ，玉 米 、红薯 也炕得焦黄焦黄 的 。我们

把 滚 烫 的 红 薯 和 玉 米 放 在 窗 台 上 吹冷 ，

那样 的 心情 比 夕 阳 还美 。

想着 自 己的童年 ，看着眼前的孩子们 ，
我常常 问 自 己 ，孩子们幸福吗 ？若干年之
后 ，他们还有美好的回忆吗 ？

欣
赏
别
人
的
成
功

文＼
文
红
娟

近读 一 位哲学 家 写 的

《 智 慧 书》，其 中 有 一 句 话
非 常 深刻 ：“以 朋 友 为 师 ，

让学 问 之用 和 交谈之 乐 融

为 一 体 ，乐 于 和 敏 悟 之 人
为伍。”作者在 阐释如何做

人 处 世 的 智 慧 时 ，揭 示 了
一 个 通 俗 而 深 刻 的 道 理 ：

“ 别人成功我快乐”。

反 观 现 实 ，并 非 所 有
的 人 都 能 明 白 这 一 点 ，有

的人往往是看到别人获得

荣 誉 、职 务 提 升 、事 业 成

功 ，自 己 便感到失意 ，闷 闷
不乐 ，甚 至冷嘲热讽 ，恶言
诽 谤 ，结 果 不 仅 伤 害 了 友

谊 ，破坏 了 风气 ，最终也害
了 自 己 。

别 人 成 功 我 快 乐 ，体

现 了 一种健康的思维方式 。无论在工作 、

事业还是生活 中 ，人 与人之 间 的关系都是
水涨船高 的关 系 ，成功 者 的 创 造 、进 步总
是让周 围 更多 的人受益 ，而不是相反 。即

使在一个单位和集体 中 ，别人 的成功也给
自 己 带来更 多 的 启 迪 、激励 、鞭策和机遇

等等益处 。

别人成功我快乐 ，体现 了 人 与 人之 间

真正 的和谐 。同 事之 间 、朋 友之 间 ，大家
朝 夕相处 ，让友谊成为 博学 多 闻 的 纽带 ，
成为 相 互 教 益 的 载 体 ，友谊 的 境 界 将 更
高 。如 果每 个人对别 人取得成功和获得

喜悦能够给予真诚 的欣赏和衷心 的祝贺 ，
不仅有 助于加深彼此的友谊 ，而 且有利 于

在单位营造 一种积极 向 上 的氛 围 和 健康

和谐的风气 。

别人成功我快乐 ，不仅是对别 人 的欣
赏 ，也是 自 己走 向 成功 的基础 。从某种意
义上说 ，没有对手是人生 的 一种痛苦 。有
了 对手 ，才 有 危机感 ，才 有 竞争 力 。身 边
出 现成功者 ，就给 自 己 确立 了 一 个方 向 、
目 标和参 照 。当 你欣赏别 人取得优异成

绩时 ，往往会产生 “人家事业有成 ，我得奋
力赶上 ”的想法 ，这样才能把别人 的成就
作为 自 己奋发进取 的动力 ，把别人 的经验
作为 自 己走 向成功的阶梯 。

有 位作 家 曾 说过 ：“盲 目 的 仇恨 心 理

是很可怕的 ，甚 至会导致 自 身 的毁灭。”对
别人 的成功怀着嫉妒心理 ，只会对 自 己有
害 。真正想成就事业 的人 ，不仅 自 己要全
力 追 求 进 步 ，同 时也愿意看到别 人 进 步 ，
在激荡碰撞中获得真正的快乐 。


